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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论著·

双侧穿刺序贯椎体成形治疗Kümmell病的临床疗效

陈国兆 王黎明 沙卫平

【摘要】 目的 探讨双侧穿刺序贯经皮椎体成形术（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PVP）治疗Kümmell
病的临床疗效。方法 回顾性研究 2016年 1月至 2018年 12月于我院行双侧穿刺序贯 PVP治疗的

Kümmell病病人 30例，其中男 12例，女 18例；年龄为 61~85岁（平均 71岁），病程为 2~10个月，病椎：T11

3例，T12 6例，L1 13例，L2 5例，L3 3例。收集比较病人术前、术后2 d、1个月、12个月的疼痛视觉模拟量表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评分和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ODI）；基于病人X线

片评估伤椎术后的椎体高度、矢状位Cobb角。结果 30例病人获得12~15个月的随访，平均13.3个月。

未见穿刺部位感染、内植物感染、肺栓塞、脊髓神经损伤、椎前血管损伤、骨水泥松动或移位等严重并发

症发生，随访期间未发生邻椎骨折或伤椎再骨折。骨水泥注入量为（5.85±0.57）ml，术中发生骨水泥渗漏

5例，3例为椎体前方少量骨水泥渗漏，2例为上位椎间隙渗漏，病人术中术后未诉明显不适，未予处理。

术后2 d、1个月、12个月的VAS、ODI、伤椎Cobb角均明显降低，伤椎椎体高度明显恢复，与术前比较，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但术后不同时间点的VAS、ODI、伤椎Cobb角及椎体高度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 双侧穿刺序贯PVP的操作创伤小，骨水泥渗漏等并发症发生率低，

病人术后恢复快，随访临床疗效满意，是Kümmell病的有效治疗手段。

【关键词】 序贯椎体成形术；Kümmell病；双侧穿刺；椎体高度；Cobb角；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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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bilateral graded infusion of bone cement in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PVP) for Kümmell disease. Methods With the retrospective analysis, 30 cases
of Kümmell disease were treated by bilateral graded infusion of bone cement in PVP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18, including 12 males and 18 females, aged from 61 to 85 years old (mean 71 years old), with a
disease duration from 2⁃10 months. The affected segments included T11 in 3 cases, T12 in 6 cases, L1 in 13 cases,
L2 in 5 cases and L3 in 3 cases. Visual analog scale (VAS), 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ODI) at before operation,
2nd day, 1st month and 12th month post⁃operation were collected and compared. The vertebral body height and
sagittal Cobb angle were evaluated after operation based on the patient s X⁃ray film. Results All 30 patients
treated by bilateral graded infusion of bone cement in PVP were followed up for 12⁃15 months, with an average
of 13.3 months. No severe complications such as infection of puncture site, infection of internal plant,
pulmonary embolism, spinal cord nerve injury, anterior vertebral artery injury, loosening and displacement of
bone cement happened, and no fracture of adjacent segment or refracture of injured vertebral occurred during
the follow ⁃ up period. The average injection volume of bone cement was (5.85 ± 0.57) ml. Cement leakage
occurred in 5 cases, including 3 cases of anterior paravertebral leakage, 2 cases of upper intervertebral disc
leakage, the patients did not complain of obvious discomfort, and no measures were taken with the leakage.
Compared with pre⁃operation, VAS score, ODI, and Cobb angle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and the height of the
injured vertebrae was significantly restored at 2nd day, 1st month and 12th month post⁃operation (all P＜0.05),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VAS scores, ODI, Cobb angle and vertebral height among 2nd day,
1st month and 12th month post⁃operation (P＞0.05). Conclusion Bilateral graded infusion of bone cement in
PVP has the advantages of less trauma, lowed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especially the leakage of bone cement,
faster recovery, and has a satisfactory clinical effectiveness. Bilateral graded infusion of bone cement in PVP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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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ffective way to treat Kümmell disease.
【Key words】 Graded infusion in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Kümmell disease; Bilateral puncture;

Vertebral height; Cobb angle; Complications

Kümmell病是一种临床少见的椎体骨质疏松性

骨折不愈合，病人脊柱受到轻微外伤后，早期可无明

显临床症状或仅出现轻微胸腰背部疼痛，疼痛在短

期内消失，但数周至数月后疼痛再次出现并逐渐加

重，翻身活动或体位改变时疼痛明显，并伴有明显胸

腰背部活动受限，病情发展继而出现脊柱后凸畸形，

病情严重者出现脊髓压迫甚至瘫痪。德国医生

Kümmell于 1985年首次报道此病，故这类特殊类型

的老年骨质疏松性骨折被称为Kümmell病［1］。随着

人们对Kümmell病发病机制的研究不断深入，相关

假说不断提出，Kümmell病又被称为迟发性椎体塌

陷［2］、椎体内假关节［3］、椎体缺血性坏死［4］、椎体裂隙

征［5⁃6］等。

经皮椎体成形术（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PVP）是治疗Kümmell病的有效手术方式，但存在骨

折不愈合、术中骨水泥渗漏风险发生率高［7］等问

题。本研究回顾性分析我院脊柱外科2016年1月至

2018年 12月采用经皮双侧穿刺序贯PVP治疗并获

得随访的30例Kümmell病病人的临床资料，通过观

察比较其手术前后的疼痛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
logue scale, VAS）评分、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s⁃
westry disability index, ODI）、伤椎高度、矢状面Cobb
角，评估该方法治疗Kümmell病的临床疗效。

资料与方法

一、纳入与排除标准

选择采用手术治疗的经临床表现、体格检查、影

像学检查明确诊断为Kümmell病的病人。

纳入标准：①存在胸腰背部疼痛症状，无下肢神

经症状及马尾神经症状；②所有病人均为单节段损

伤；③年龄≥60岁；④MRI检查明确显示 T1加权像

呈低信号，T2加权像及脂肪抑制像呈界限清晰高信

号，并出现椎体内真空裂隙征（intravertebral vacuum
cleft, IVC）的特征性表现。

排除标准：①合并下肢神经或马尾神经症状的

Kümmell病病人；②多节段损伤病人；③脊柱局部后

凸畸形严重的病人（Cobb角≥40°）；④病理性骨折病

人；⑤合并代谢性骨病、恶性肿瘤的病人；⑥严重心、

肺、肝、肾、脑及血管疾病病人；⑦脊柱退变导致长期

胸腰背部慢性疼痛病人；⑧随访过程中失访的病人。

二、一般资料

本研究纳入 30例病人，其中男 12例，女 18例；

年龄为61~85岁（平均71岁），病程为2~10个月。伤

椎节段：T11椎体3例，T12椎体6例，L1椎体13例，L2椎

体5例，L3椎体3例。术前均行胸腰椎正侧位X线检

查、MRI检查明确诊断为Kümmell病。

三、手术方法

手术在局部麻醉下进行。病人取俯卧位，胸部

垫一软枕，髂部垫二软枕（较胸部多垫一软枕，使得

髂部体位高于胸部，有利于病人脊柱骨折的体位复

位），腹部悬空，术者术前先按压骨折部位行体位复

位。“C”型臂X线机定位伤椎和双侧椎弓根外侧缘

体表投影并予标记。

常规消毒铺巾，双人双侧椎弓根同时穿刺，选择

伤椎椎弓根外侧缘体表投影标记点外侧 3~5 mm为

穿刺点，予利多卡因局部浸润麻醉。穿刺针穿刺至

上关节突时，透视明确穿刺针进针点位置良好，位于

椎弓根影外侧缘，将穿刺针穿破上关节突骨皮质，单

手控制好穿刺针内外翻及其头尾倾斜角，另一手用

骨膜剥离器将穿刺针轻轻敲击入椎体。当穿刺针位

于椎弓根内时，敲击过程中无明显异常阻力；而当敲

击过程中出现明显阻力时，需立即透视下调整穿刺

针内外翻及头尾倾角度，以利于穿刺针进入椎体。

当穿刺针到达椎体后壁时，透视椎体正位见穿刺针

未突破椎弓根内侧壁，继续予敲击进入椎体至离椎

体后壁约1 cm。更换穿刺针，建立工作套管。

骨水泥分2~3次调制后行序贯灌注。第1次调

和骨水泥，待骨水泥成“面团状”初期时通过导管少

量多次缓慢注入椎体，灌注过程需在透视下操作，谨

防出现大面积骨水泥渗漏情况，待骨水泥完全封堵

椎体前方及上下终板破裂口时，完成第一次骨水泥

注入；第2次调和骨水泥，当骨水泥呈“拉丝状”后期

时通过导管缓慢注入伤椎，每次注入约 0.5 ml后予

透视观察骨水泥在伤椎内的分布情况，使其充分弥

散，待弥散满意后，停止推注骨水泥，再次予透视观

察骨水泥在椎体内的分布情况。待骨水泥固化后拔

除工作通道，缝合伤口。

手术当日病人需严格卧床，术前术后各运用抗

生素1次；次日佩戴腰围下床活动并复查X线片，术

后积极予规范化抗骨质疏松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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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估指标

收集并比较病人术前、术后2 d、术后1个月、术

后 12个月的VAS评分、ODI，通过其影像学资料评

估伤椎高度、伤椎矢状面Cobb角。伤椎Cobb角为

责任节段椎体上位椎体上终板平行线的垂线与下位

椎体下终板平行线垂线的交角（锐角）。

五、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SPSS 22.0软件（IBM公司，美国）进行

统计分析，VAS、ODI、伤椎高度、伤椎矢状面Cobb角
等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

示，对术前术后不同时间点的评估结果行配对 t检

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30例手术均顺利完成，责任伤椎的骨水泥注入

量为（5.85±0.57）ml。术中术后未见穿刺部位感染、

内植物感染、肺栓塞、脊髓神经损伤、椎前血管损伤、

骨水泥松动移位等并发症发生。术中发生骨水泥渗

漏5例，3例为椎体前方少许骨水泥渗漏，2例为上位

椎间隙渗漏，病人术中术后未诉明显不适，未予处

理。随访时间为12~15个月，平均13.3个月，随访期

间未发生邻椎骨折或伤椎再骨折。

30例术后胸腰背部VAS评分较术前明显下降，

随着随访时间推移稍有升高；术后运动功能ODI较
术前明显改善，随着随访时间推移稍有升高；术后伤

椎椎体高度较术前明显增加，随着随访时间推移略

有下降；术后伤椎Cobb角较术前明显减小，随着术

后随访时间推移略有增大。30例病人术后2 d、术后

1个月、术后 12个月的VAS评分、ODI、伤椎椎体高

度和Cobb角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但术后各随访时间点的数据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详见表1。
典型病例见图1。

讨 论

Kümmell病是一种创伤后迟发性椎体塌陷，多

发生于老年人［8⁃9］，但也有年轻人发病的报道［10］，其

发病过程可不涉及骨质疏松，目前对其发病机制仍

存在争议。多数学者认为Kümmell病由血管损伤、

椎体缺血坏死所致［11⁃12］。当椎体发生骨小梁微骨折

时，椎体内营养血管首先受损，继发引起骨小梁供血

动脉闭塞、缺血坏死，继而引起椎体骨折愈合失败，

而外力的反复作用使骨小梁微骨折不断进展，最终

引发椎体塌陷，如塌陷未得到及时控制，后期逐渐进

展为脊柱后凸畸形。骨质疏松是缺血性骨坏死的一

项高危因素，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后，髓内血管受到

挤压而发生血管脂肪变性［13］，最终导致椎体内供血

动脉病变，引起血管闭塞。

研究发现，Kümmell病呈进行性发展［14］，受伤早

期出现椎体内骨小梁轻微骨折，由于尚未达到椎体

骨折塌陷的程度，早期X线片检查往往无法发现明

显异常；当出现胸腰背部明显疼痛时，影像学检查可

发现椎体内 IVC表现或空壳样改变。MRI检查的特

征性表现为 T1/T2加权像均为低信号（伤椎内为气

体）或T1低信号/T2高信号（伤椎内为液体）［6］。

卧床保守治疗、胸腰段支具固定治疗Kümmell
病的效果不佳［15］，多需要手术治疗，但由于病人多为

骨质疏松的老年人，常规开放前后路植骨融合内固

定手术的风险高、术后并发症多［8］。随着手术技术

的应用与发展，PVP目前已成为无严重后凸畸形、

无脊髓神经症状的Kümmell病病人的首选治疗方

案［16］，PVP手术操作简单、出血少，在“C”型臂X线机

透视下进行，安全系数较高，有助于消除椎体骨折反

常活动、稳定伤椎并恢复脊柱矢状面序列的平衡，术

后伤椎可获得稳定支撑［17］，病人可早期佩戴腰围下

床活动，有效避免了老年骨质疏松病人因长期卧床

而造成的骨量进一步丢失。

Li等［18］将Kümmell病分为 3期：椎体高度丢失

小于 20%且无邻近椎间盘退变为 1期，椎体高度丢

失大于 20%并伴有邻近椎间盘退变为 2期，伤椎椎

体后缘皮质破裂伴随脊髓压迫为 3期。3期病人行

PVP骨水泥治疗时易出现椎管内骨水泥渗漏，所以

注：与术前比较，*P＜0.05

表1 30例病人手术前后的VAS、ODI、伤椎高度、Cobb角度变化（x±s）

指标

VAS评分（分）

ODI（%）

伤椎椎体高度（mm）
伤椎Cobb角

术前

6.10±0.76
68.87±4.92
15.47±1.33
15.03°±1.87°

术后2 d
1.83±0.70*

21.07±3.67*

20.03±1.30*

10.37°±1.52°*

术后1个月

2.07±0.74*

21.73±3.10*

19.93±1.68*

10.53°±1.41°*

术后12个月

2.10±0.66*

22.33±3.57*

19.57±1.59*

10.8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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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ümmell病 3期病人为 PVP的相对禁忌证，需行开

放手术减压内固定及脊柱后凸矫形融合。Kanaya⁃
ma等［19］报道采用前路减压融合内固定治疗31例伴

有下肢神经功能障碍的Kümmell病病人，术后随访

临床疗效良好。Li等［20］报道行经椎弓根椎体重建+
后路短节段椎弓根钉内固定治疗21例3期Kümmell
病病人，术后随访临床疗效良好。因此，对于 3期

Kümmell病病人，行前路或后路椎体切开复位内固

定+植骨融合术是合理选择。

与普通的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相比，Kümmell
病病人行PVP手术早期发生骨水泥渗漏、远期发生

骨水泥移位松动的概率明显升高。当然，骨水泥渗

漏与椎体骨折情况及手术操作密切相关，椎体塌陷

程度不同、椎体前方骨皮质及上下方终板破裂程度

不同，发生渗漏的概率也不同。Peh等［21］报道采用

PVP治疗Kümmell病的骨水泥渗漏率可高达 79%，

分析总结认为椎体破裂与骨水泥渗漏有直接关系。

刘昊等［22］报道运用PVP治疗Kümmell病的骨水泥渗

漏率为34.4%，渗漏主要位于椎体前方、侧方及上下

位椎间盘内，分析渗漏原因与责任椎体破裂程度、术

者经验及术中操作有关，术中并无大血管渗漏情况

发生。Prakash等［4］研究发现，伤椎椎体内 IVC发展

往往直达椎体前缘，导致椎体前缘骨皮质完整性丢

失，出现破口，或通过破裂的椎体上下缘软骨终板与

图1 病人，女，85岁，“搬抬重物后3个月，腰痛2周”入院。入院诊断：L1 Kümmell病，骨质疏松症 a：伤后3个月MRI横断位片显示L1椎体左

侧真空症伴液平；b~d：MRI矢状位T1/T2/脂肪抑制像提示L1椎体真空症伴液平；e、f：行双侧穿刺PVP术，俯卧位，体位复位后椎体高度恢复良

好，术中透视下穿刺见椎体左侧前中柱空洞症；g：经通道缓慢序贯注入骨水泥；h、i：骨水泥注入完毕，透视伤椎正侧位片，见L1椎体高度恢复良

好，骨水泥弥散满意；j、k：术后X线片示L1椎体骨水泥充填后，无骨水泥渗漏，伤椎高度恢复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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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椎间盘直接相通，故骨水泥渗漏部位以椎体前

方及上下位椎间盘居多。

过去对于Kümmell病病人，常规予单侧穿刺骨

水泥直接注入 IVC骨折处，本组病人均行双侧同时

穿刺，在“C”型臂X线机密切监视下双侧同时序贯

缓慢分次灌注骨水泥。对于存在椎体前方及上下位

终板破裂的病人，首先予骨水泥封闭破口，在骨水泥

呈“面团状”时先予灌注，少量推注以封闭前方及上

下位终板破裂口，每推注0.2 ml左右即予透视，当出

现前方及上下位终板渗漏时，将骨水泥推杆往后退

出约0.2 cm，再于透视下缓慢推注，密切关注渗漏情

况，直至前方破裂口及上下方破裂终板被封闭。破

裂口封闭完全后，再次调制骨水泥，当骨水泥呈“拉

丝状”时予双侧序贯灌注，直至骨水泥弥散满意。双

侧穿刺序贯灌注骨水泥有效降低了骨水泥灌注时椎

体内的瞬时压力，使得骨水泥能够在良好状态下均

匀弥散分布于椎体裂隙及骨小梁内，稳定伤椎骨折

异常活动的同时有效降低了骨水泥渗漏的发生风

险。本研究行双侧穿刺序贯 PVP的 30例Kümmell
病病人中，术中发生骨水泥渗漏 5例，3例位于椎体

前方，2例位于上位椎间盘，骨水泥渗漏发生率为

16.67%，明显低于既往文献［21⁃22］报道。同时双侧穿

刺骨水泥灌注使得伤椎得到了更好的支撑作用［23］。

研究发现，PVP治疗伴 IVC的骨质疏松性骨折

短期效果良好，但术后随访 1年发现有病例再次出

现胸腰背部疼痛伴功能障碍，同时发生伤椎椎体高

度再度丢失、Cobb 角丢失情况［24］。本研究 30 例

Kümmell 病病人术后平均随访时间为 13.3个月，

随着随访时间推移，VAS评分、ODI稍有升高，伤椎

椎体高度稍有降低，伤椎Cobb角稍有丢失，但术后

2 d、1个月、12个月随访评估结果之间相互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未再次出现明显胸

腰背部疼痛伴功能障碍病人，说明双侧穿刺序贯

PVP治疗Kümmell病的短期随访临床疗效良好。唐

永超等［25］报道32例行PVP治疗的Kümmell病病人，

6例在随访过程中出现骨水泥移位或碎裂，8例出现

骨水泥灌注椎体再骨折。本组 30例行序贯椎体成

形的Kümmell病病人，未见骨水泥松动移位、伤椎再

骨折，有效降低了再次发生胸腰背部疼痛的风险。

综上所述，双侧穿刺序贯PVP治疗Kümmell病
损伤小、术后恢复快，随访临床疗效满意，稳定支撑

伤椎的同时有效降低了骨水泥渗漏和移位的发生风

险。但由于本次研究样本量较小，随访时间并不长，

其远期疗效需进一步随访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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